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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洛杉矶时报》：纽约版《百年孤独》
纽约建城史——纽约从荒野小镇走向造梦之都
恩怨纠葛史——兄妹从相依为命到反目成仇，两家族上演百年七代纠葛。
梦想追寻史——从英国到荷兰，从荷兰到美国，梦想是**的指引。
殖民大时代，兄妹七世，带着枷锁前行，伴着纽约城的繁华与落寞！
移民世家上下七代的离合聚散，殖民地到合众国的梦想之路。写尽新大陆拓荒时代的爱
欲与疯狂。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每一章都极尽精彩——充满奇异与神秘的药学知识、
奴隶起义、残酷的肉刑、蓬勃发展的妓院、偶食异族的印第安人⋯⋯给人带来了巨大的
震撼。
——《洛杉矶时报》
在这部波澜壮阔的小说中，美国早期的历史被以一种新鲜的视角加以呈现⋯⋯这是一部
引人入胜的、想象力丰富的传奇小说。
——《出版人周刊》
一部气势磅礴的历史小说，一个让人无法释怀的曲折故事。它以1661年至1798年间特纳
家族在纽约市的行医历程为主线，跨越两个家族七代人的恩怨纠缠，承载了无数爱恨情
仇的元素，令人目不暇接⋯⋯早期的医学发展和城市历史，更让读者眼前一亮。
??——《科克斯评论》 

内容简介

1798年6月，喜悦帕特里克 特纳登上从广东开往纽约的航船，励志在大洋彼岸的故乡，
操起祖辈的手术刀，做一名真正的外科医生。
十几年前，两岁的喜悦，随父母离开了承载特纳家族百余年爱恨情仇的纽约，穿洋越海
，到广州定居。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中的 乾隆帝时期。
特纳家族落户纽约，源自130多年前卢卡斯 特纳与妹妹莎莉 特纳。他们在经过英国、荷
兰的艰苦度日后，选择追随殖民者来到北美洲，开拓新的生活。
相依为命的兄妹卢卡斯与莎莉，在利益面前，分道扬镳。孰不知，怨仇生，恩难尽。莎
莉的私生子阴差阳错居然成了卢卡斯的养子，直到仆人临终，这个秘密才被揭开。剪不
断的情，理不清的怨，世世纠葛。
纽约作为荷兰的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到被英国政府接收，再到重税压迫下奋起追
求独立的新生美国，在这样的大时代下，特纳家族经历了百余年上下七代人的恩恩怨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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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弗利 斯沃林
美国极具人气的历史小说作家。她在纽约和伦敦两个城市长大，但对纽约的热爱驱使她
最终回到美国，定居在纽约。
《梦想之城》是贝弗利 斯沃林的历史小说处女作，刚一出版，就收到广泛关注。《洛杉
矶时报》称这本书“近乎完美，堪称美国版《百年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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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来横福
1
这船长37 英尺、宽11英尺，载着9名船员和20名旅客，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摇摇晃晃地
行驶了11个星期，头顶上的船帆日夜咯吱作响，俨然恶鸟展翼盘旋，等候死亡降临。
粪桶放在甲板上，只用一小块棉布帘子遮着，帘子老是被风吹得动来动去，很少乖乖停
在原处。对莎莉来说，那些粪桶是旅途中的恶梦。
莎莉今年23岁，个子娇小，有深色的头发、明亮的棕色眼睛和一张窄窄尖尖的瘦脸，住
过肯特郡谷仓里鼠辈横行的角落，也住过鹿特丹的贫民窟。航行中她拉个不停，每天得
用粪桶七八次，那片薄薄的布帘老是飞起来。每一次帘子飞起，她看见那些饱经风霜的
船员投来饥渴的眼神，看见他们等着她掀裙子，就觉得从肯特到这里的一切奋斗都是徒
劳。
她的哥哥受着另一种苦，他晕船。卢卡斯?特纳身材高大，兄妹俩全身上下相像之处就只
有深色的头发和聪慧的眼睛。以前人家都说他帅，但这趟航行折磨得他只剩骨架，他打
第一天起就夜以继日靠在船边吐，连内脏都快吐出来了。
这趟航行超乎想象，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没别的选择，只能忍受。唯有一事值得小小
庆幸：“公主”号离开鹿特丹的那个四月异常温暖，西行途中夏天早早降临，食物大半
在最初三个星期就坏了，他们身体不适，就不容易饿。
这趟旅程比预期要长，也比预期更辛苦、更危险，听说目的地冬天严寒、夏天酷热。“
而且还有野人。”莎莉?特纳说这话时是六月的第一天，他们已经航行九周，兄妹二人站
在船头，紧紧抓着栏杆。这位置浪特别大，但卢卡斯相信自己的状况糟到不能再糟，浪
再大也无所谓了。站在这里至少能有一点点隐私。“美洲有红人，卢卡斯，他们把颜料
涂在脸上，插羽毛、带斧头。天啊，我们怎么会决定去那种地方？”
卢卡斯沉默以对，因为他们在荷兰已经下定决心要冒这个险，而且他没法回答，他得靠
在栏边再吐一下。胃里的东西早已吐完，就连胆汁都不剩，但干呕仍不肯放过他。
莎莉自有记忆以来，卢卡斯就一直在身边扮演保护者的角色，让她很有安全感，她实在
没法看他受罪，那跟自己受罪一样难受。她蹲下身去，靠舱壁维持平衡，在篮子里翻了
一会儿，好不容易找出一个小药瓶。“卢卡斯，我帮你在舌头上撒点甘菊粉。”
“不要，你就剩这么一点了，我不能用。”
“我还有，跟别的东西一起放在下头。”
“你说谎，莎莉，我看得⋯⋯”他话还没说完，又干呕起来。 飞来横福 1 这船长37 英尺
、宽11英尺，载着9名船员和20名旅客，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摇摇晃晃地行驶了11个星
期，头顶上的船帆日夜咯吱作响，俨然恶鸟展翼盘旋，等候死亡降临。 粪桶放在甲板上
，只用一小块棉布帘子遮着，帘子老是被风吹得动来动去，很少乖乖停在原处。对莎莉
来说，那些粪桶是旅途中的恶梦。 莎莉今年23岁，个子娇小，有深色的头发、明亮的棕
色眼睛和一张窄窄尖尖的瘦脸，住过肯特郡谷仓里鼠辈横行的角落，也住过鹿特丹的贫
民窟。航行中她拉个不停，每天得用粪桶七八次，那片薄薄的布帘老是飞起来。每一次
帘子飞起，她看见那些饱经风霜的船员投来饥渴的眼神，看见他们等着她掀裙子，就觉
得从肯特到这里的一切奋斗都是徒劳。 她的哥哥受着另一种苦，他晕船。卢卡斯?特纳
身材高大，兄妹俩全身上下相像之处就只有深色的头发和聪慧的眼睛。以前人家都说他
帅，但这趟航行折磨得他只剩骨架，他打第一天起就夜以继日靠在船边吐，连内脏都快
吐出来了。 这趟航行超乎想象，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没别的选择，只能忍受。唯有一
事值得小小庆幸：“公主”号离开鹿特丹的那个四月异常温暖，西行途中夏天早早降临



，食物大半在最初三个星期就坏了，他们身体不适，就不容易饿。 这趟旅程比预期要长
，也比预期更辛苦、更危险，听说目的地冬天严寒、夏天酷热。“而且还有野人。”莎
莉?特纳说这话时是六月的第一天，他们已经航行九周，兄妹二人站在船头，紧紧抓着栏
杆。这位置浪特别大，但卢卡斯相信自己的状况糟到不能再糟，浪再大也无所谓了。站
在这里至少能有一点点隐私。“美洲有红人，卢卡斯，他们把颜料涂在脸上，插羽毛、
带斧头。天啊，我们怎么会决定去那种地方？” 卢卡斯沉默以对，因为他们在荷兰已经
下定决心要冒这个险，而且他没法回答，他得靠在栏边再吐一下。胃里的东西早已吐完
，就连胆汁都不剩，但干呕仍不肯放过他。 莎莉自有记忆以来，卢卡斯就一直在身边扮
演保护者的角色，让她很有安全感，她实在没法看他受罪，那跟自己受罪一样难受。她
蹲下身去，靠舱壁维持平衡，在篮子里翻了一会儿，好不容易找出一个小药瓶。“卢卡
斯，我帮你在舌头上撒点甘菊粉。” “不要，你就剩这么一点了，我不能用。”
“我还有，跟别的东西一起放在下头。”
“你说谎，莎莉，我看得⋯⋯”他话还没说完，又干呕起来。 莎莉靠过来，手里拿着保
证能舒缓他症状的解药，卢卡斯望着那个小瓶子，眼底尽是渴望。“你确定还有？”
“有，在行李箱里，我发誓。”
卢卡斯张开嘴，莎莉把最后一点点甘菊粉倒在他舌头上，让他15 分钟之内免于晕船之苦
。甲板下的坚固行李箱被仔细地包着防水布，里面确实还有些甘菊，但并不是粉末，而
是种子，等着在新阿姆斯特丹落地生根，在曼哈顿岛的处女地上茁壮成长。卢卡斯和莎
莉也在等，怀抱着同样的希望。 木造码头边已经靠了两艘船，“公主”号停在50 码〔1
〕外，用木筏送人上岸。木筏一次载不了所有人，得分批运送，卢卡斯和莎莉是第三批
下船的。 为了防止掉入水中，他们紧紧抓住木筏。船员说这个港口水深浪静：“这条海
岸线上，能像这样用木筏运人上岸的港口可不多呢，这海湾平静得像个湖，真不容易。
” 这话卢卡斯和莎莉实在没法相信，因为浪来的时候他们在木筏上连滚带爬，之前挨了
11周的地狱生活，现在虽想抬头看看究竟到了什么样的地方，却忙着稳住身体，顾不得
看。 终于，双脚踏上了实地。初上岸，站都站不稳。三年前那段航行较短，只从英国到
荷兰，但三年来他们始终没立稳脚跟。卢卡斯说：“等一下，小莎，再过一会儿就没事
了。” 莎莉放眼望去，阿姆斯特丹堡垒的一角垮了，残垣断壁堆在地上；岸边有座风车
，但一点风也没有，所以扇叶静止不动；绞刑台上吊着一具尸体，尸体上浇了沥青，苍
蝇嗡嗡绕着飞。烈日无情，晒在身上会痛。她低声说：“卢卡斯，天啊，卢卡斯。” 哥
哥轻拍她手臂要她别慌。有人高声叫道：“喂！特纳先生，你要是腿能动了，就到这边
来。”卢卡斯轻声对妹妹说：“那边有树荫，去树荫下等我，我来处理。”几块粗糙的
厚木板放在小树做成的支架上，就成了张临时台子。喊他的那人坐 在台子后头，名单放
在台子上。卢卡斯摇摇晃晃走过去。那人头也不抬，说：“特纳？”“对，卢卡斯?特纳
和莎莉?特纳。” “英国人？” 英国腔老是害他泄底。“是的，但我们得到授权⋯⋯” 
“你们由伦斯拉尔领主授权，我知道。你分配到的地是第二十九号，在北边。顺着堡垒
后面的百老汇大道往华尔街走，沿着镇外墙边走十分钟，从城墙的二号出口出去。那里
只有一条小路，一直走下去就对了。你那块地很好认，有三棵松树排排站，每棵树上都
有白粉做的记号，等你走到就知道了。” 卢卡斯弯下腰，想看清楚那荷兰人面前的文件
。“这是我那块地的地图？”“这是伦斯拉尔领主所有领地的地图，你的那块也在里面
。”卢卡斯伸手想拿图来看，那人抢先把图抽走，惊讶地抬起头来看他。“你识字吗？
英国人。” “是的，而且我想看看这张地图，看一下就好。” 那人有点疑心。“为什么
？你能看出什么来？”卢卡斯这才意识到自己看起来有多邋遢，衣服松垮垮地挂在骨瘦



如柴的身上， 胡子也有好几个星期没刮了。“我至少能从图上看出待会儿要走多久的路
，看出那三棵树离这里有多远。” “用不着。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如果你下船到现在两
条腿已经能正常走路，那大概半天时间就能走到。”他望了莎莉一眼，又说：“女人家
走起来或许就没那么快，有些坡还挺陡的。” 卢卡斯又靠过去看图，这回那人没把图抽
走。卢卡斯看见图上有条线将城镇和郊区划分开来，正是他所谓的“城墙”，紧邻城墙
处有一小块聚落。“我们的地⋯⋯”卢卡斯指着那紧邻城墙的小聚落说，“是在这一区
吗？” “不，那是外城，有仓库和农场供应城内所需。”他对这新来的人这么好奇感到
挺有趣，用肥短的手指头指着离外城有段距离的不规则小圆圈说，“那个是积水塘，是
干净的水源，可以酿啤酒。你还想知道什么？英国人，要不要我帮你安排导游？” “我
的地讲好是要在城里的，”卢卡斯说，“如果要住外城我也能接受，但不能太偏远。我
是个理发师，住太偏远的地方没法做生意。”“我说你的地在哪里，它就在哪里。从现
在起你是个农夫了，这里需要的是农夫。”“等一等，”有个傲慢的女人声音响起，“
我有话跟这个人说。”不远处站着几个人，说话的人是其中一个娇小女子，这么热的天
气，还披着荷兰人的灰色粗呢斗篷。她从斗篷里伸出一条修长的手臂，指着卢卡斯说：
“叫他过来。”“是，夫人，遵命。”他作势要卢卡斯过去，低声说，“不管她叫你做
什么，你都照办，不要怀疑。” 卢卡斯走过去，摘下黑色宽边帽，拿在手里，向那女子
点头行礼，等候发落。她的头发颜色很深，间有灰发，全部向后梳成一个严谨的发髻；
五官轮廓鲜明，讲话的时候嘴唇不怎么动，仿佛很怕自己一不小心会露出笑容。“我刚
听见你说，你认得字，还是个理发师？”“是的，夫人。”“那么，你在那艘船上当船
医吗？”她指的是停在港中的“公主”号，“愿神保佑船上的人。”
“不，我不是船医。” “那就好。我们殖民地已经受够了船医，全是些无知的刽子手。
你是英国人，却会讲荷兰话，那艘船又是从鹿特丹来的，不经伦敦，那么⋯⋯你是英国
理发师公司的成员？”“是的，女士。但我在鹿特丹住过两年，据说在这里也可以营业
⋯⋯”“当然，当然可以，没道理不行，只要你有本事⋯⋯”她咬住下唇，仔细端详他
。 卢卡斯只能静静任她打量，几秒钟后，她指着莎莉问：“我想，那是你太太吧？”“
不，夫人，我还没结婚。那是我妹妹，莎莉?特纳。”卢卡斯打个手势要莎莉过来，莎莉
没过来，只远远行了个礼。那女子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看来这位小姐不怎么听话，
卢卡斯?特纳，你妹妹爱不爱你？”“我相信她非常爱我，夫人。”“很好，我也有位兄
长，我也非常爱他。我是安娜?施托伊弗桑特，我哥哥是新尼德兰的总督，彼得?施托伊
弗桑特。目前⋯⋯”老天啊！卢卡斯心中暗骂，怎么这么倒霉，一来就遇上了施托伊弗
桑特总督和他妹妹？他之所以要大老远跑到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就是为了要躲开权力
当局的管束。或许是他的念头没表现出来，也或许是她不愿理会，总之她说：“目前我
哥哥需要一个技术高超的人，而我呢，我很认真地在想，卢卡斯，不晓得你会不会就是
那个人。”卢卡斯没别的选择，有机会就得紧紧抓住。“那得看他需要的是哪一种技术
，夫人，如果您指的是我的工作，那我很在行。” “要看你在行的是什么。我听说伦敦
的理发师和疡医虽同属一个公司，执业项目却不一样。” 卢卡斯听见莎莉倒抽一口气。
他说：“说起来是这样没错，可是这两种行业的学徒都在同一处地方见习，所以只要有
兴趣，两样本事都学得到。我动手术的本事跟理发一样好。总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手术
？”
显示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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